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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博尔赫斯幻想小说的想象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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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博尔赫斯的幻想小说以其虚实难辨和智性哲思在世界幻想小说之林中熠熠发光。在小说创作中，他不仅运
用严谨考证和权威背书、类现实主义背景和记录文式语调等策略模糊小说虚幻与真实之间的界线，而且将丰富的想象与

抽象的哲学思考结合在一起，以极具功能性的梦幻形式呈现出来，既为实现小说虚构的合法性作出了卓越努力，也在拓

展小说想象空间方面有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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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被誉为“幻想文学大
师”，其作品大多具有一种真假不分、虚实难辨的

特质，同时还浸透着哲思，带给读者高深莫测、多

智思辨的特殊美学感受。他不愿屈从现实主义创

作主流，认为作家应该创造比现实更真实的东西，

忠于自己的想象，忠于一些更为深层的东西。其

作品中看起来超出日常经验之外的环境、事物和

人其实都有现实的基础，加上作家有意运用一些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和细节描写，由此形成云雾

缭绕、亦真亦幻、虚实难辨的创作风格。除了拓展

想象的空间之外，博尔赫斯还意图传达某些深层

的思想或理念，作品中随处可见对某些形而上问

题如时间、死亡等的探索与讨论。梦境与现实的

关系也是博尔赫斯的创作来源之一，其作品中常

有以梦境为依托、梦境影响现实等情节。博尔赫

斯的作品体现了幻想小说的特点，现实与非现实、

自然与超自然之间原本看似泾渭分明的界限被打

破，使读者对由此产生的新世界产生困惑，而二者

之间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恰恰是幻想小说产生特

殊美学效果的基础。本文拟从博尔赫斯的幻想小

说与现实的巧妙糅合、与哲学思想的融合以及现

实与梦境的混淆等方面，对其幻想小说的特征进

行分析。

一　幻想与真实的杂糅
博尔赫斯在其幻想小说中，运用多种叙事策

略，以营造亦真亦幻的世界氛围。作品中幻想与真

实水乳交融，产生一种真伪难辨的效果。作家深刻

理解虚构与真实的辩证关系，认为“所有的虚构都

是瞎编，重要的是要能感受到那些虚构来自真诚的

幻想”①。他赞赏《堂·吉诃德》在真实世界和想

象世界之间建立的一种非常奇妙的关系，既相互

对照，又相互联系。因此，博尔赫斯提倡师法塞万

提斯对主观和客观、读者世界和书的天地的混淆，

宣称“幻想世界和真实世界（我们阅读时把它当

作真实世界）的短暂汇合，是现代的”②。

博尔赫斯运用严谨的考证，以学者和书籍的

权威性为其幻想世界的真实性背书。在《特隆、

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中，叙述者和他的

朋友为了考证谈话中出现的一句据说为乌克巴尔

创始人之一的名言出处，查阅了许多百科全书、地

图册等资料，后来在一本《英美百科全书》第 ２６
卷中找到了有关乌克巴尔的条目，但诡异的是，这

部百科全书比通常的版本多了４页，多出的恰好
是有关乌克巴尔的条目。为了寻找更多的佐证，

他们又前往国家图书馆查阅了许多地图册、目录、

地理年刊、回忆录等，但皆无所获。直至两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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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者偶然看到《特隆第一百科全书》（第 １１
卷），震惊地发现之前遍寻不到的乌克巴尔是这

个叫特隆的陌生星球中的一个地区或国家，而这

部百科全书全面介绍了特隆的语言文学、古典文

化、哲学、数学等。据以上情节可知，特隆是个与

地球文明不同的外星球，它的存在明显属于幻想，

但是叙述者和他的朋友的活动是现实的，而且他

们以严谨的学者态度进行追寻式考证，赋予了这

些活动和他们考证内容的真实性。此外，百科全

书作为工具书的权威特质也赋予了乌克巴尔和特

隆星球某种真实性。然而，由于这部百科全书比

通常的版本多４页，又使读者对它的真实性产生
质疑。可若其中的辞条全都是杜撰的，特隆星球

根本是子虚乌有之说，特隆世界中的事物又确实

在现实世界当中存在着。由此，小说一直在真实

和虚幻之间游移，如同走钢索一样保持着微妙的

平衡①。除此之外，《凤凰教派》《布罗迪报告》

《永生》等也都采用了某种看似真实的权威材料

作为小说幻想内容可靠性支撑。

博尔赫斯常常使用精确的时间、现实中的地

点、确切的人物等来为作品设置类现实主义的背

景。《秘密的奇迹》的开头是这样的，“一九三九

年三月十四日，亚罗米尔·赫拉迪克在布拉格市

泽特纳街的一栋公寓里梦到一局下了很长时间的

棋，此人是未完成的悲剧《仇敌》的作者，还写过

《永恒辨》和一篇有关雅各布·贝姆的间接根源

的考证”②。《永生》的开头，“一九二九年六月上

旬，土耳其伊兹密尔港的古董商约瑟夫·卡塔菲

勒斯在伦敦给卢辛其公主看蒲柏翻译的《伊利亚

特》小四开六卷本（１７１５—１７２０）”③。《另一个
人》的开头，“事情发生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地点

是波士顿北面的剑桥”④。这些小说都是一开始

就提供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背景，使读者进入

即将阅读一本现实主义小说的氛围，继而不假思

索地认同它发生在现实世界中。此外，博尔赫斯

还热衷于让真实的人物进入小说。《特隆、乌克

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中，叙述者讲述了“我”

和朋友考证发现特隆世界的经历，这位朋友名叫

比奥伊·卡萨雷斯，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位阿根廷

作家、博尔赫斯的密友，读者马上会认出“我”就

是作家本人。在这种情况下，当读者发现书中那

些超越现实的部分时，就不会立刻意识到它是幻

想，而会产生一种疑惑，难辨真假，从而不得不进

一步投入智力去阅读、去判断。

司空见惯的口吻和详实的细节也为博尔赫斯

的作品营造出一种“逼真”的效果。尽管博尔赫

斯曾经在承认自己受过卡夫卡影响的同时，声称

自己很快放弃了对他的模仿，但在用最平淡无奇

的口吻和真实的细节来讲述最神奇的事物方面，

卡夫卡的影响从未消失。无论是多么令人不可置

信、超出现实经验的事情，他都采用一种沉着冷静

的语调，甚至是一种近乎学者的枯燥记录文式的

语调，煞有介事地娓娓道来，令人不得不信服。即

使是幻想的事物，他也描写得极其细致精密。

《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中，他这样

描述一件流传到地球上的特隆物品：“器皿中有

一个神秘的罗盘，像一只睡着的小鸟那样微微颤

动。……蓝色的指针竭力指向磁力的北极；金属

外壳有个凹面；表盘上的字母是一种特隆文

字。”⑤对另一件更加神秘的物品的描述也很写

实，“他发酒疯时宽腰带里掉出几枚钱币和一个

骰子般大小的发亮的金属圆锥体。一个小孩想去

捡，可是拿不动。一个大人好不容易才捡起来。

我把它放在掌心，重得支持不了几分钟，放下后，

掌心还有一圈深深的印子”⑥。这种现实主义风

格的细节描写，会给读者带来一种错觉，即认为小

说所描写的东西是真的。

博尔赫斯以高超的文学技巧和创作策略，模

糊了小说虚幻与真实的界线，实现了幻想与现实

的虚实相生，呈现出独特的美学形态。

二　幻想与哲学的结合
博尔赫斯幻想小说往往把丰富的想象与抽象

的哲学思考结合在一起，在幻想世界中探讨时间、

空间、永恒、死亡、自我等形而上的问题。这一特

点的形成与作家本人的哲学气质密切相关，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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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就经常陷入形而上的思索之中，晚年曾

回忆自己小时候就会思考一些终极问题：“有时

我睁眼躺着问我自己，我是谁？或者甚至问，我是

什么？我在做什么？”①他多次在访谈或文学散论

中提及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他认为一切能够感

知的事物都是真实的，包括梦境、幻觉和想象等，

声称“但是我不明白事物怎么能是不真实的。举

例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说哈姆雷特比劳埃德

·乔治②不真实”③。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戏剧中

的角色，劳埃德·乔治是现实中的英国首相，因为

他们同样可以被认识、被感知，所以博尔赫斯认为

他们是一样真实的。这种哲学思想，与他自小生

活在书籍世界中有关。他承认，“我对事物的理

解，总是书本先于实际”④。他往往先从文学世界

中获取知识和经验，然后才到现实世界中去体验

和验证。他说：“我一向对那些把现实和文学分

开来谈的人感到恼火，仿佛文学不是现实的一部

分。”⑤对他而言，文学就是现实。当其他作家模

仿现实进行创作时，他却更多地模仿文学，而且是

他所喜爱的充满想象力的文学，因此其创作大多

是幻想小说。

在这些幻想小说中，博尔赫斯孜孜以求地探

讨着困扰他的那些形而上的基本问题。对“自

我”问题的思考始终是他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在

其《神学家》《另一个人》《博尔赫斯和我》《南方》

等作品中都有体现。他说，“我想到了一个观

念———这个想法就是，虽然人的生命是由几千个

时刻与日子组成的，这许多的时刻与日子也许都

是可以缩减为一天的时光：这就是在我们了解自

我的时候，在我们面对自我的时候”⑥。在诗歌和

回忆录中，他多次谈到，自己经常性地产生疑问：

我是谁？我是什么？我在做什么？在他看来，自

我是一个谜，一个艺术家必须去面对要解答的谜。

他对自我的展示不遗余力，甚至像生物学家一样

切片研究。《博尔赫斯和我》中，他把自己割裂为

两个博尔赫斯，一个是平凡人，一个是名人，由此

展开了一场独特的心灵独白。《另一个人》也有

两个博尔赫斯，一个身处１９６９年的剑桥，已经７０
岁高龄；一个身处 １９１８年的日内瓦，年方 １９。
《１９８３年８月２５日》延续了这一主题，是６１岁的
博尔赫斯和８４岁的博尔赫斯之间的对话。他将
自我视为“他者”去审视，去剖析，从而更全面、立

体地展现自我。在晚年他声称：“实际上我不能

创造人物。我写的总是身处各种不可能的状态下

的我自己。就我所知，我还不曾创造过一个人物。

在我的小说中，我以为惟一的人物就是我自己。

我将自己扮作加乌乔，扮作街头恶棍，等等。但是

的确，那始终是我自己。我把自己设想在某段时

间里或某种境况之中，我不曾创造过人物。”⑦一

方面反映了他对自我的不懈探究，另一方面也与

他的文学创作认识有关。他认为文学作品的基础

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生活经验，重要的是作家的

思想，所以外在的人物对他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

是他自己的思想世界。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他

发现，“有一个人立意要描绘世界。……临终之

前不久，他发现自己耐心勾勒出来的纵横线条竟

然汇合成了自己的模样”⑧。

由于长期生活在观念世界中，博尔赫斯对自

我的认识是非常形而上的。受叔本华唯意志论、

印度佛教及其他一些唯心主义的影响，他认为自

我存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任意转换的，

甚至声称自我是不可知的，是某种稍纵即逝的精

神状态。这种对自我的疑惑与否认，在他的作品

中随处可见。《我就是我》一诗一开始：“我忘了

自己的名字。我不是博尔赫斯。”诗人宣称自己

只不过是文字、对句，“我知道只是一个回声，希

望无牵无挂地死去”⑨。他多次有“我是瞬间，瞬

间是尘埃”“我只是回声、遗忘、空虚”之类的表

述。这种类似“无我”的观念，或者说个人身份任

意性的观点，使他能够接受“泛神论”的思想，将

自我与世界中的其他人联系起来，从而在文学的

圈子里形成一种“共同作者”的概念，即“所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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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包括莎士比亚，都既是众人又什么人也不是，

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活着的文学迷宫”①。这种

个人身份同一性观念和他的时间轮回理论，使他

产生了对永恒的向往。

时间也是博尔赫斯始终关注的重点问题。古

典主义诗学中著名的三一律———“情节、时间、地

点整一律”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艺理论家在

翻译和阐释亚里士多德《诗学》时总结出来的②，

可见“时间”要素长期以来就是文学创作中无可

回避的重要问题③。博尔赫斯在《环形废墟》《另

一次死亡》《秘密的奇迹》《阿莱夫》《永生》等作

品中，他思考时间和与时间相关的永恒、循环等问

题。他说：“时间是形而上学的首要问题。这个

问题解决好了，一切都迎刃而解。”④只是他对时

间的多样性和各种可能性（直线的，循环的，平行

的，相交的，停滞的，倒退的，分岔的……）的探

索，这些在他的小说中也有直观的体现。

《环形废墟》是对时间循环的思索。一位从

外乡来到被焚毁的环形庙宇的魔法师，对自己的

名字和过去茫然不知，只执着于自己来到此处的

使命：要梦见一个人，使之成为现实。经过一段时

间的努力，他终于在梦中模拟了一个完整的人，一

个少年。当他梦见了焚毁的环形庙宇中被供奉和

膜拜的神癨———“火”（它在尘世的名字）———之

后，少年醒了过来，有了生命。除了“火”和魔术

师之外，所有人都以为少年是有血有肉的人。魔

术师把少年看作自己的儿子，教导他，却也担心

他，害怕他发现自己其实只是一个幻影，只是另一

个人梦的投影，而不是真正的人。小说的最后，这

座环形的火神庙宇的废墟再次遭到火焚，魔法师

投入火焰中，却发现自己并没有被火吞噬，他突然

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是一个幻影，一个别人梦中的

投影。小说题目中的“环形”意味深长，它暗示着

轮回，魔法师的经历可以是环形时间上的任何一

个点，既是终点也是起点。

《另一次死亡》是对分岔的或倒退的时间的

描写。堂佩德罗·达米安的一生有两条时间线：

在一条时间线上，他是勇敢无畏的战士，于 １９０４

年不满２０岁时在马索列尔战役中壮烈牺牲；在另
一条时间线上，他是胆小鬼，战场上被枪弹吓破了

胆，被战友们看不起，复员后默默无闻地过了 ４０
年，于１９４６年病死在恩特雷里奥斯。有两种设想
能够解释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由于达米安在战

场上的不同选择而产生的时间分岔；二是因为怯

懦行为而悔恨一生的达米安在临终前实现了时间

倒流的愿望，回到战场改变了过去。

博尔赫斯在《永恒史》中说过：“时间对于我

们来说是个问题，一个可怕而又马虎不得的问题，

也许还是抽象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永恒，一

场游戏或一个令人生厌的希望。”⑤所以，在小说

中除了全方位地展示和观察各式各样的时间之

外，他还在思考时间与永恒、时间与生命的关系，

《永生》中马可·弗拉米尼奥·鲁福是罗马帝国

时代的一个军团执政官，偶然遇到一个从东方来

的骑手。骑手疲惫不堪、浑身血迹，不久后死去。

他在临终前提到，往西一直走，走到世界的尽头有

一条能使人永生的河流和一座永生的城市，于是

鲁福决定去寻找那座城市和河流。经过种种艰难

困苦，他如愿以偿获得永生，但很快就后悔了，于

是又花费千年时间走遍世界去寻找一条消除永生

的河，直至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４日才无意间成功，获得
解脱，再次成为可以死亡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鲁福在获得永生并与永生者一起生活之后，对永

生有了几层理解：其一，永生是无足轻重的，会让

生命变得毫无意义。“除了人类之外，一切生物

都能永生，因为它们不知道死亡是什么”⑥，而“死

亡（或它的隐喻）使人们变得聪明而忧伤”⑦。也

就是说，未知死焉知生，没有了死亡，生命也就失

去了价值。其二，永生会带来重复和循环，从而产

生虚无主义。有死的凡人的生活值得珍惜，因为

“一切都有无法挽回、覆水难收的意味。与此相

反，在永生者之间，每一个举动（以及每一个思

想）都是在遥远的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举动和思想

的回声，或者是将在未来屡屡重复的举动和思想

的准确的预兆。……任何事情不可能只发生一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７２页。
辛雅敏：《早期莎评对古典主义诗学的继承与超越》，《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朱建国：《世界文学理论视域下“民族国家文学”观念的再省思》，《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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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阿莱夫》，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５页。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阿莱夫》，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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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不可能令人惋惜地转瞬即逝。对于永生者来

说，没有挽歌式的、庄严隆重的东西”①。所以，一

切都可以重来，错过一次还有下次，没有什么值得

珍惜，也没有了价值标准，一切都是虚无。其三，

永生会使人失去个性和自我。永生造成价值虚

无，永生者失去怜悯心和善恶标准，也就失去了行

动的动力，既而失去个性，所以“谁都不成其为

谁”；没有了个性，也就没有了区分，所以“一个永

生的人能成为所有的人”。难怪主人公慨叹：“我

是神，是英雄，是哲学家，是魔鬼，是世界，换一种

简单明了的说法，我什么都不是。”②正是由于这

些对永生的认识，使他走遍全世界去寻找死亡的

幸福。

博尔赫斯在小说中对各种时间可能性的实验

性探索，突破了传统线性叙事，使得小说结构有了

更多层次，更加虚实难辨、高深莫测，也带给读者

更多惊喜。

三　幻想与梦的交融
唯心主义哲学观使博尔赫斯有一种“人生如

梦”的思想，并将文学视为对梦的记录。他非常

喜欢“庄周梦蝶”的故事，不仅将它收录于与朋友

合编的《幻想文学选集》（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Ｆａｎｔａｓｙ，
１９４０）中，而且在《探讨别集》《序言集以及序言之
序言》等作品中都曾提及。博尔赫斯这样讲述

它：“庄子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醒来后他不知道

自己是一个曾经做梦变成一只蝴蝶的人，还是一

只此刻梦想变成一个人的蝴蝶。”③他去掉了原文

中最后一句关于物化寓意的评论，并不是不赞成

“齐物”思想，而是更乐于把它完全作为一个纯粹

的故事来表达，让读者自行解读其中的深刻思想，

而且他更多关注其中蕴含的本体论疑问，即“不

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庄周与蝴

蝶，孰真孰幻？他非常喜欢这种美妙的不确定性，

认为这正是他所追求的美学体认。他相信对世界

的一切认知都来自感知，哪怕是对梦中世界的感

知也是真实的，所以“庄周梦蝶”中，真实世界和

虚幻世界交融在一起，呈现出强烈的模糊性，使读

者疑惑不定，无所适从，这恰恰是幻想文学应有的

美学效果。所以，在他的幻想小说中，梦是进入幻

想世界的入口，具有极强的功能性。

作为介乎苏醒和沉睡之间的一种情境，梦在

真实与虚幻之间维系一种平衡。博尔赫斯认为，

创作的状态和梦没什么不同：“（梦）不一定非得

在睡觉的时候，在你构思出一首诗时，睡与醒没有

多大的区别，不对吗？因此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

如果你在思考，如果你在创造，或者如果你在做

梦，那么梦大概就与幻想或睡眠相一致了。没什

么不同。”④他多次提出过类似“文学是梦”⑤的论

述，并认为“一个作家就是一个不断做梦的

人”⑥。对其而言，梦是一种最古老的文学创作和

美学活动，一种最自由的创造过程，拥有永不枯竭

的创意和可能性，是艺术家进行心灵创作的乐园，

声称“对于理念和逻辑思维，意义的多样化可能

违反常情；对于梦，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梦有它

独特的、秘密的代数学，在它暧昧的领域里，一样

东西也可能是多样的”⑦。可见，他充分意识到梦

的运用可以赋予小说广阔的空间和强大的表现

力，因为梦可以超越世俗的日常规范，超越因果关

系和逻辑规律，具有无限维度。

梦还可以使人逃离现实困境，这也是文学的

功能之一。博尔赫斯曾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伤

害和侮辱人的时代，要想逃避它，只有一条出路，

那就是做梦。”⑧《南方》中胡安·达尔曼不小心碰

到窗子刮破了头，得了败血症，做了手术，住进疗

养院，几乎不能动弹，身体任人摆布，感到生不如

死。但好像忽然间，他就痊愈出院了，坐上一趟开

往南方的列车，想要回到庄园去休养。列车在一

个不知名的车站停下了，他下了车，走进一家杂货

铺，准备吃晚餐，结果莫名其妙被一个素不相识的

人挑衅，最后发展到要进行一场决斗。整个过程

被描述得恍恍惚惚，一直到最后，小说中写到：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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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达尔曼没有希望，他至少也没有恐惧。

他跨过门槛时心想，在疗养院的第一晚，当他们把

注射针头扎进他胳臂时，如果他能在旷野上持刀

拼杀，死于械斗，对他倒是解脱，是幸福，是欢乐。

他还想，如果当时他能选择或向往他死的方式，这

样的死亡正是他要选择或向往的。”①敏锐的读者

才意识到，这趟南方之行不过是达尔曼在病榻上

的一场大梦。南方是他的心灵栖息之所，是他的

梦想与希望所在地，是他想要回归的家园，所以被

困在病床上的他才会在梦中坐上前往南方的列

车；而拿起匕首，像一个硬汉一样在决斗中死去，

则是被禁锢在病弱的身体中的人最浪漫的梦想。

梦境改变现实，也是博尔赫斯幻想小说常用

的手法之一。他多次提及“柯勒律治之花”，即柯

勒律治曾经写过的一个小短文：“如果一个人在

睡梦中穿越天堂，别人给了他一朵花作为他到过

那里的证明，而他醒来时发现那花在他手中……

那么，会怎么样呢？”②博尔赫斯认为这个想象“十

分完美”，常常把它应用到自己的小说中。《一个

厌倦的人的乌托邦》虽然全篇没有提到梦字，但

通过其中日常逻辑无法解释和描述的不可思议的

事件，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梦。１８９７年出生于布宜
诺斯艾利斯的英美文学教授和幻想故事作家欧多

罗·阿塞韦多遇到了一个生活在几千年后的无名

之人，与之谈论了一些未来的情况，并收下后者的

一幅画作，而这幅画作至今保存在他坐落于墨西

哥街的办公室里。这种梦中事物对现实继续发生

影响的情节模式在《双梦记》《等待》等作品中都

出现过。当梦侵入现实时，现实世界变得暧昧混

沌，荒诞感和神秘感油然而生。

结语

对博尔赫斯来说，小说的本质是演绎无限可

能性的虚构艺术，以自己的逻辑来构筑、表意和理

解，自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应该是诗意的世界，

是充满瑰丽想象、贯穿自由理性的艺术空间。博

尔赫斯多次强调自己的创作忠实于想象，他的小

说富有哲思，充满灵动的观念和形而上的思索，时

时出现对自我认知、对时间循环等问题的思考。

他善用梦境作为连接现实与虚幻、理智与情感的

桥梁，将其作为瞬间与永恒之间的通道，同时用大

量详实的细节描写以及严谨的考据态度等叙事策

略赋予作品亦真亦幻的氛围，构筑起一个现实和

想象之外的新艺术空间，“以虚拟或幻想的方式

来警示和启迪人们”③。博尔赫斯的作品拓展和

延伸了世界的维度，以具象表现抽象，展示出生存

的无限可能性，是世界幻想小说之林当中屈指可

数的佳作。

Ｒｅａｄｉｎｇ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ｏｒｇｅｓｓＦａｎｔａｓｙＮｏｖｅｌｓ

ＭＥＮＧＸｉａｏ１＆ＹＡＮＧＬｉｈｏｎｇ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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